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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株洲南行 170 公里，过了

攸县，便会被苍龙般逶迤于左侧

的罗霄山脉伸出的一只巨爪挡住

脚步，这就是茶陵境内神奇的云

阳山。

云阳山既是神农文化的发祥

地，又是湘东佛道文化的中心，古

往今来，无数游客纷至沓来，观光

揽胜，赋词作诗。说来惭愧，我在

山下生活了十余年，去云阳山少

说也有三十余次，也许过于熟悉

便觉平凡，总不知用什么词语概

括它的特色，至今从未曾为它写

过半篇诗文。刚好今天有几位省

市作家去云阳山采风，我有幸在

应邀之列，跟随他们重游云阳山。

车子行驶在熟悉的公路上，

四周的环境是熟悉而陌生的。熟

悉的是地点，陌生的是人群。一路

上，我从车窗向外望，天气逐渐阴

沉，雾气弥漫，居然连一个山头也

看不到，不知道下一步会驶向哪

里，感觉前景一片茫然，不禁有点

睡意。车子忽然一阵颠簸，来到了

一个宽阔之地——云阳仙景区。

下了车，踏上迎驾桥，便进了

闻名遐迩的“古南岳宫”。“古南岳

宫”始建于唐代，初为云阳山寺，历

经千年沧桑，时为佛寺，时为道观，

时为书院。尽管如此，都设南岳宫，

主祀南岳圣帝，让南岳圣帝与佛

祖、道祖同受一炉香，甚至与孔圣

人同受人们朝拜，相安无事，和谐

共处。相传每年农历六、七月南岳

圣帝来此避暑。此时，周边各省的

香客云集于此，游人如织，摩肩接

踵，人头攒动。这让我有些头晕目

眩，想跨入古南岳宫的大门清静一

刻，可是观里更是人声鼎沸，香烟

缭绕，也非宁静之处。我以前每到

寺观，总有点嫉妒寺观里的和尚道

长们远离尘世。今天看来，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人要真的成

为闲云野鹤很难，即使是佛门中

人，也未必就都做到了看破红尘。

我无心像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

善男信女们那样虔诚朝拜，晃了一

圈，赶紧遁出。

走出道观，拾阶而上，曲径通

幽，两边是成片的竹林，高耸挺立，

翠绿郁葱。一阵风吹过，恍惚中，我

分不清是雨还是风，是真实还是虚

幻，陷入一种忧郁的意象中，脑中

还在回想刚才善男信女们的虔诚，

原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许多不能

承受的忧伤和烦恼啊。

我低头行走着，石板路上有

些湿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正

后悔刚才不该怀疑和尚道人的修

行，一抬头，却发现对面陡峭的山

壁上，盛开着一丛洁白的花朵。在

光洁而鲜红的石壁上，开得分外

醒目而灿烂。这一丛洁白叫人心

情一震，石壁和鲜花，这一对不相

及的物体竟然如此和谐。不知道

是哪一阵风将花籽吹来落在了这

石壁间唯一的土壤上，或者只是

一只鸟将它衔来。但是，它却踏实

地在这里安家，汲取石缝中的泉

水，生根发芽，在这个季节里茂盛

地开出最好的花朵。

穿过五雷池、观音岩、老君

岩，踏着当年张良隐居修炼的石

阶，我来到紫微峰顶，眼前一座庙

宇掩映在苍翠丛簇的古槐松柏之

中，这就是始建于元代的白云寺。

白云寺依山而建，贴山势走高，没

有宽阔的场地，只有陡峭的台阶。

就是一小块平台，又从左右分出

陡立的台阶而上，然后折回到头

顶。台阶，就像支撑千斤顶折起放

松的零部件，始终朝着向上的方

向。这座神秘而辉煌的佛堂，就这

样不可思议地耸立着，供刚才在

古南岳宫的香客在此烧香拜佛。

雨还在细细地下，我伫立峰

上，俯瞰林木相映的茶陵古城，悠

悠洣水蛇行东去，只见眼前景色

在雨水调和下，水墨相融，层层叠

叠弥散开来，深浅浓淡，朦胧生

动。有一种悠然洒脱之气，一丝丝

一缕缕的，氤氤氲氲地在空中飘

荡、弥漫，一时间，大千世界的姿

和容便不倦不怠地在水墨韵味中

流淌出来。看到这，我猛然一惊，

一直以来，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

语来形容云阳山的特色，原来是

墨色！作为复合色的墨色，虽然不

如纯粹单一的颜色招人喜欢，但

它的蕴含极为丰富，它通过它的

包容性、普适性显示它的高贵和

纯粹。难怪一个道观古南岳宫，一

个佛教寺院白云寺，相距不过几

百米，竟能如此和谐相处。

我凝神定气，静静地站在雨

中。眼前的山水是如此清悦，如此

亲昵。这种沉静与流动，粗犷与细

微，复杂与单纯，构成了和谐美好

的水墨图景。雨水过滤着阳光，过

滤着空气，过滤着我的心灵。是啊，

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复

杂了，冲突也越来越多，而我们常

常被一些琐事纠缠着，我们成了它

的囚徒。名耶？利耶？得耶？失耶？身

被圈住，心被囚禁。我们什么时候

能盼上一阵细雨，把心灵和自然和

谐地调和，像调和山上的林木、岩

石、寺观一样，彼此默契，互相倾

诉，互为慰藉，给生命以将养与呵

护，颐养性情，抚慰灵魂。

水墨，是综合了生命原色的

复合色，是色中大美，它所传达出

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

感，永无止境地点拨着我们的生

活，提醒着世事的变迁，营造着安

谧和谐的大千图景。我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顿觉细雨飘入心肺。蝴

蝶在林中翩翩起舞，亲吻雨后翠

绿的竹叶，沐浴在清新而甜美的

空气中，想象明年雨后春笋在沥

沥的细雨中破土而出，守候着一

份从笋蜕变为竹的希望。我感觉

一阵暖流直奔全身，无意再游，心

早已飘向远方。

闲话金粟禅林
贺清贫

攸县黄丰桥镇晓曙村有一座佛寺叫金

粟禅林。金粟禅林是重修的，时间不长，也就

三十年左右。一栋一进三开间，规模不算大，

在茶子山组和 岭组交界的一座山的山腰。

金粟禅林说是一座佛寺，其实没有僧人

住持，只承受附近乡民的香火。在金粟禅林

的右前方，有一座萧七郎庙，里面供奉的神

祇据说相当灵验，是民间传统的一位神，也

是这里乡民信奉的一位神。对这位神的崇

拜，当地人还是非常虔诚的。有资金了，还开

庙会呢。

在这里建庙宇、寺观不足为奇。奇的是，

在这大山深处的山腰竟有这么大一块地坪，

约十亩有余，就值得惊叹了。站在此处，观察

山形地貌，确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民间口传，此地建寺，颇有历史。老人

说，先有珍珠寺，后有宝宁寺。意思是说，此

处的寺院叫珍珠寺，建成的时间还要早于宝

宁寺。宝宁寺在黄丰桥的乌井冲，建于唐天

宝 10 年(公元 751 年)，那珍珠寺又建于何年

呢？没有找到记载。

说是讹传吧，也不像。地坪的下面，邻近

茶子山组组民房舍的那片山林之中还有和

尚死后用石块砌成的墓塔。不多，目前能看

到的还有两座。凭这一点，传说又似乎是真

的。

但是，珍珠寺在攸县的志书中没有找到

名字，这是事实。也许是志书修得迟，而它建

得早毁得也早的原因吧，没有等到留下名字

就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那一年有一批信士要重建珍珠寺，找到

有关部门落实这件事，当时的答复是，要建

可以，总得有个来历吧。可查来查去没个结

果。这边的材料还在寻找，那山腰处的工程

却已经开工。在整理土方时，希望能有个收

获，但是，最终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建筑痕迹

和碑记之类的东西，让人大跌眼镜疑惑不

解。最后，不得不以珍珠寺是木质构架的寺

院而作了结论。

攸县历史上寺院庙宇很多，县志中也有

不少的记载，其中一些废弃了的也作了说

明。在珍珠寺的建设暂时处于无序时，在县

志中找到了废弃的金粟禅林的模糊记载，分

析来分析去倒有几分曾经是建在这里的影

子。于是，就收集起来做成资料，有了资料也

就有了说法。这样，在曾经的珍珠寺的寺址

上建起了寺院，取名金粟禅林。尔后，又建了

萧七郎庙。

在金粟禅林的前面，萧七郎庙的左侧，

挖了一个大池子。挖池子的目的是蓄水灌

田，水是从龙形岭游十一老爷（游十一老爷

在同治年间做过南昌县令）的老宅前的溪中

引来的，那里建了一个高山小水库，有十几

万立方米。筑明渠没有条件，用的是管道，需

要压力，一头下坡，另一边上坳，不然水到不

了池子中。池子建成后，发现这个池可以成

为金粟禅林的一个景观，就进行了复坡加

固，在池中一左一右地建了两座漂亮的亭

子，亭中间修了一条有点弯弧的十字廊道，

和亭连接。蓄起水来，居然有了江南园林的

意思。建筑的式样本来就是复古的，这样一

勾勒，就有一种特别的美。再在池边种上了

几种观赏树木，这景致又不一样了。春天绿

意浓浓，秋天桂香袭人，俨然一园林。特别是

三、四月间，雨水来临，地气升温，有那云雾

天气的时候，氤氲迭起浮云缥缈，若隐若现

中似是空中楼阁人间仙境。

可惜太偏，知道的人不多，也就没有什

么名气。名声扬不出去，就只能养在深闺了。

农耕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总有些劝世的东西，告诫人

走正道，学好样，做好人，代代相袭。

美田桥是湘赣边的一座文化古村，行政划分上属醴陵

市沈潭镇，东与江西萍乡交界，背靠武功山余脉入境处之

会真山，自古为吴楚咽喉、边陲重镇。境内沃野绵延，云峰

怀抱，人文渊薮，民风纯朴。村里有座万寿宫，万寿宫的戏

楼上，悬挂着一块匾牌，上面写着三个金字：学好样。匾牌

是清代一位举人题写的，叫陈仲山。

（一）
此万寿宫，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它的正殿叫玉隆宫，坐

落着一个老爷，叫许圣真君。许真君又名许逊，字敬元，出

生于三国时期的江西南昌，晋时在四川旌阳任县令。许逊

在位时居官清廉，政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他曾向谌母学

道，云游江南许多地方，为民除害，根治水患。许逊死后，为

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

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赐名并亲笔题“玉隆万寿

宫”——每年农历二月十八和八月十二是许真君诞辰和得

道升天之日，村民们都会组织迎神赛会，燃香祭拜。

到了清代，湘赣边人越来越觉得许真君是个好人，也

是一个榜样，于是请来当时的举人陈仲山题写了那块“学

好样”匾牌，并隆重其事地挂在戏楼上。

万寿宫的对面，就是古戏楼。万寿宫与戏楼中间，是个

露天广场，两边有观戏长廊。

匾牌挂在戏楼上，自然有它的用意。

每年的八月十二日真君老爷生日这天，万寿宫都要举

行隆重的庙会，还唱大戏，戏的内容大都是规劝人们要学

好样，做好人。唱大戏之后，便是抬着那块“学好样”的匾牌

游垅。美田桥的老街上及乡野中，一时间到处礼炮冲天，鼓

乐齐鸣，热闹非凡。尤其是行进队伍中排在最前面，由四个

壮汉抬着的“学好样”匾牌，格外引人注目。沿路的乡亲们

总要带着一家老小，对着匾牌注目鞠躬，接受洗礼。

这个颇具仪式感的文化活动，渐渐在乡村社会生活中

弥漫开来，演变成一个乡俗，一种情怀，浸透到人们文化观

念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教化。

在这种劝世文化，以及对清官的拜恩中，美田桥人悟

出一个事理：做人要清清白白，处世要平平淡淡。先前美

田桥老一辈人有个说法，叫做“小康克大难”。其意是说

人不要大富大贵，小康则无灾。淡泊处世，才好过安稳的

日子。

（二）
然而，美田桥人的认知并不停留于“小富即安”的小农

观念，在做人做事上，他们还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叫“淡

泊明志”。

过去美田桥荣甲堂刘晖公祠的中堂上有副对联，联

曰：一片心齐家治国；两件事读书耕田。先人们算是把“淡

泊明志”的古训领悟透了。

所以后来人为了齐家治国，把耕读当做齐家之本。读

书就要读出“高才”，耕田就要耕出“高手”。

荣甲堂的起名也是一个佐证。荣甲堂是美田桥刘氏家

族建成的祠堂群，1836 年初建祠。荣甲堂是什么意思？就

是要荣登甲榜，登堂入室，做大文化人。荣甲堂还有一个分

祠，叫“三谟堂”，“三谟堂”的“谟”，是谋划的意思，据说是

谋划三个宏愿。这三个宏愿具体指什么还有待考证，但肯

定与耕读有关。后人不得不佩服老祖宗不仅有文化，更叹

服他们的良苦用心与高超智慧！

这不过是美田桥祠堂文化的一段佳话罢了。更精彩的

演绎还在后头。

话题还要回到“学好样”的陈述中。

也许许圣真君做梦都没想到，他的极佳政声会传播得

如此悠远。那位举人陈仲山先生所题一块匾牌，三个金字，

如点燃的一支蜡烛，照亮着美田桥整个村镇，照耀着一辈

辈挺直的脊梁。

美田桥“学好样”的劝世文化，深刻表达了古人“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正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

上马定乾坤”。在美田桥人的观念里，“好样”首先得有文

化，所谓“文化安邦”。“好样”也当是“好汉”，要有使命担

当。文武相兼，是为“文韬武略”。

近现代以来，美田桥先前不到两千人的古村里，走出过

二十多位专家教授，十多位黄埔生，还有共和国的开国少将。

专家教授大都是一流大学的一流人才，其中涉及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哈尔滨医

科大学等，还有美国、日本、瑞典、前苏联的留学生。比如：

刘彦（式南）：原国民党参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

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校长，清华大

学教授。

刘旋天（僖元）：原湖南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早

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任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刘晨晖：武汉大学教授，1983年获瑞典皇家工程学院加

冕技术科学博士称号，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刘伍生：贵阳医学院教授，著名医学博士。

刘侃元：原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中山大学、湖南大

学等教授，教育部参事。

刘平梅：清华大学英语教授。

刘载生：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

……

武行出身的刘文学（忠元），开国少将，原上海市警备

司令部政委。黄埔教官与学员有十一位（黄埔一期到五

期）：刘侃元、张雨若、张少凡、谭光宇、谭宣、王桃清、陈丙

元……这些黄埔生，后来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堪称精武

英雄。

在美田桥，还有一座无名烈士墓，名“十三堆”，记载着

当年抗战中十三位阵亡将士的动人故事。他们的英雄事

迹，也是美田桥“学好样”的典型范例。

那些好样的范式人物，在美田桥形成一种强大的气

场，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播中潜移默化。

好样往往是从教育中开化出来的。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荣甲堂建祠堂时就办有私塾，后更名为“力行学校”，力

行，就是奋发努力，知行合一。美田桥很多文化名人就是从

力行学校走出去的。

不做飞天龙，便做快乐虫。在家务农的乡亲们，一样的

安居乐业。他们学许逊做好人，以精英为楷模，把美田桥村

治理得井井有条，风清气正。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讲究

礼数，一家有难，八方相助，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村里没有

人犯上作乱，真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三）
时空转换到新世纪，家国走进新时代。美田桥的民风

依然那样纯古，那样清明。

合并后的新村，政府考虑到文化古村的影响力，依然

叫美田桥。把“学好样”发扬光大，成为新一代美田桥人不

忘初心的历史使命。

以刘梅荣先生为首的在外乡亲和美田桥有识之士，在

村里成立了“乡贤会”、“爱乡会”。他们捐资助学，正在筹划

复建荣甲堂，打造民俗馆与乡贤堂，创建幸福屋场……

村上与民间组织合作，要把美田桥打造成醴陵湘赣

边“学好样”文旅融合示范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名片与文

化品牌。

为历史树碑，为乡贤立传。张扬“学好样”的文化精神，

村里建了家风馆，将美田桥的劝世文化和楷模人物陈列其

中，参观者络绎不绝。

“学好样”还被列为村小学校训，设计到学生佩戴的校

徽和校服上，深入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校园文化的熏

陶中成长为励志少年。

万寿宫庙会活动照样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在乡村振

兴，文化复兴的感召中，美田桥的庙会被赋予了更多的时

代新意。

戏楼上，依然悬挂着那块匾牌，那个古训——“学好

样”——堂堂正正，闪闪发光。

学好样
一个古村的人文情怀

刘放年

◀万寿宫戏楼上

的“学好样”匾牌

▲“学好样”被列为村小学校训，

并设计到学生佩戴的校徽和校服上

◀村中建的家风馆，

将美田桥的劝世文化和

楷模人物陈列其中，参观

者络绎不绝

◀远眺美田桥村

水墨云阳
费学文

闻名遐迩的“古南岳宫”


